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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扬明

纽荷尔，细听，就像是妈妈给我
们取的乳名，散发着淡淡的奶香，好
亲昵。有朋友问我，不就是橙子吗？

我十分乐意地回答：“对，她就是
橙子，是橙子中的佼佼者，橙子家族
中的大家闺秀，水果中的小家碧玉，
谁不倾慕怜爱呢！”

无论是身在异地他乡，还是身居
闹市，一声纽荷尔，就会将你带入“橙
黄橘绿时”的巫山。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立体
气候，滋养了纽荷尔的生长。在低海
拔村庄，家家户户都栽植纽荷尔树。
彼时，巫峡两岸，除了似彩霞的红叶，
便是橙黄的纽荷尔，红黄相间，次第
铺展开去，不知是红叶激情洒脱的红
衬托了纽荷尔富贵典雅的黄，还是纽
荷尔的甘甜爽口陶醉了红叶的纯情
执着？

二伯把纽荷尔视为命根子，每一
棵果树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他像爱
护孩子一样，修枝剪叶、除草施肥。

不忙的时候，他就坐在树下，看
看远方的云卷云舒，瞧瞧头顶青黄的
果子，时而把手搭在树干上，时而把

果子托在手掌心，时而拿果子蹭蹭
脸，细碎地说上几句……直至夕阳渲
染漫天彩霞，炊烟袅袅升起，伯母呼
唤，方才一步一回头离开。

二伯，只是其中的代表，坐在田
坎边抽烟的三舅，穿梭在林中的四
爷……他们都在等待橘绿橙黄时。

寒冷是催熟剂，阳光便是调色
盘。随着岁月渐深，纽荷尔的体型
渐渐圆润，色泽由青涩的青绿转为
稳重的橙黄，缀在枝头，像极了一
个个脑袋。微风一吹，橙子便上蹿
下跳，大大方方地向你点点头，问
问好。

当然，也有腼腆的，羞涩地躲藏
在绿叶中，静等有缘人。成熟的纽荷
尔，既可远观，又可把玩。星星点点
的黄，镶嵌在绿水青山间，阳光一照
耀，金黄灿烂，成为了峡江之上又一
道别致的风景。

此时的我和我的朋友圈，是幸福
的，因为有种甜蜜是又到纽荷尔采摘
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只为一品巫
山纽荷尔，变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从树巅到舌尖，其实就是一个微
信的距离；从向往到现实，其实就是
一段24小时的距离。

我对纽荷尔有三喜，一喜纽荷尔
尊贵橙黄，二喜纽荷尔馥郁清香，三
喜纽荷尔口感醇厚。

二伯告诉我们，巫山纽荷尔含有
大量维生素C和 β-胡萝卜素，能软
化和保护血管，促进血液循环，有助
于降低胆固醇和血脂，降低患心脏病
的可能，预防胆囊疾病。

二伯的说辞，我无法去验证，但
查阅橙子的文史资料，认可了二伯的
说法。切开纽荷尔，只见果肉金黄晶
莹，汁液丰富，倘若有光的照耀，金灿
灿的，令人津液顿生，送入口中，果冻
般爽滑，或微酸带甜，或甜中夹着酸，
口感刚刚好。

在巫山的大街小巷，车站码头，
成筐成堆的纽荷尔，十分喜人。南来
北往的游人，贪嘴地吃上一个又一
个；远方的朋友，急切地索要购买方
式；橙子林中，农户忙个不停地采
摘。有人在等待，就有人即刻送达。
快捷便利的轮船、飞机、高铁、高速等
交通方式，让巫山纽荷尔成为了果盘
中的水果新宠。

看着二伯手中长长的快递单，我
似乎看到了许许多多人，正陶醉于巫
山纽荷尔滋味中。

满城尽飘新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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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

城口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
是那条红军石刻标语——“人民好坐
江山”。它是城口这座红军之城的灵
魂，具有跨越时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针对性。

2013年，我在城口苏维埃政权纪
念公园陈列馆里第一次看到红军标语
照片，“人民好坐江山”六个大字赫然
在目。

标语竖写，笔画及间架结构说不
上匀称，章法也不严整，甚至有些拙
朴。加之由于时间久远，风吹雨打，字
迹已经有些模糊，当地群众便给它上
了一点红漆，使之鲜亮起来。

尽管隔着照片，但我分明能感受
到80年前老红军们那种奋不顾身、不
怕一切艰难险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和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拳拳之心，对革
命后辈的殷殷之情。

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永
远为了“人民好坐江山”》来记录自己
真实的感受，还建议城口县委、县政
府，把“人民好坐江山”这六个字放大
后刻在县城对面的山崖上。

红军石刻标语所在地为大巴山脉
的坪坝大梁，海拔1400多米，蜿蜒数十
公里。“人民好坐江山”位于半山腰海拔
950米的火山坡处，那里山高坡陡，人
迹罕至，加之我们每次都来去匆匆，因
此始终没能到现场去实地考察过。不
到现场，就缺少真知。是为遗憾。

2023年，我70岁了，再不弥补，
或成终生遗憾。

初冬的城口，层林尽染，叠翠流
金。一个下午，我们乘车来到巴山

镇。那是大山深沟中，任河边上的一
个小镇。

出了小镇就是陡坡，让我们的行程
一开始就气喘吁吁，不一会儿便大汗淋
漓。那里的山路，几乎都是直上直下，
行走必须手脚并用，再加手杖支撑。

这所谓的路，完全看不到路的踪
影，因为它全被树叶和刺巴笼所遮盖，
看不到路的原貌和深浅。如果不是有
一位农村向导，手提一把弯刀，在前面
披荆斩棘，为我们砍出一条路来，我们
根本无法前行。即便如此，两边的灌
木、荆棘仍不时剐破我们的衣服和手
上的皮肤。

越往上走，山路越陡，石坎越高，
越是艰难，这使得我和夫人的身心都
极度疲惫。其艰险、坎坷完全超出了
预期，让我们的心在“继续攀登”还是

“就此打住”间徘徊，不断考验着我们
的心理和生理极限。

我在想，这一定是许多人不能到
此目睹这条标语的原因。我们只能极
小心地走实每一步，又极缓慢地向上
攀登。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以至于花
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爬上了巴山镇
元坝村火山坡，在一个叫石粑皮的地
方，终于见到了“人民好坐江山”这条
标语。

所谓石粑皮，就是一块七八米见
方裸露的巨大山石，岁月的风霜已使
石壁斑驳，满是如弹孔般大小的圆洞。

这幅标语的文字距地面1米左
右，阴刻，纵行书写，高约0.87米、宽约
0.38米，字距1.5厘米。由于时间久
远，风吹雨打，石壁风化，标语的字体
已较为模糊。

我们迫不及待地仔细考察这并不
显眼的标语，有了三个最重要的发现：

一是标语外面有框环绕。在标语
的外围，刻了一个长方形的框把标语
围起来。这在过去的记录中并未看
见。

二是标语上方有字。我们在标语
的上方发现了若隐若现的几个字

“卅×军”。有人说是时间，有人说是
人名。

我和同行的陈宇详细讨论，认为
“卅×军”应该是红军部队的番号。
“卅”是三十之意，加上一个“军”字，基
本上就可判断此为部队番号。中间一
字阙如，是个遗憾。

正是这一发现，为我们确定到底
是哪支红军部队刻下的标语提供了重
要的线索和破解的思路。

研究表明，1933年，中国工农红
军第四方面军挥师城口，开辟了城口
苏区。从1933—1935年，红四军、九
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相继
在城口战斗过，李先念、徐向前、王维
舟、许世友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
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当年，红三十三
军指挥部就设在今天坪坝镇议学村的

龚家大院，火山坡是进出坪坝大梁的
交通要道。

顺着这个线索，我请教了研究城
口红军历史的专家，他告诉我，1934
年红三十三军二九六团就在这一带战
斗。这就可以初步判定，标语应是红
三十三军二九六团战士所刻。

三是第一次完整地梳理出这条标
语发现的经过。

为我们披荆斩棘开路的老农叫冉
寅远，今年60出头，是当年的发现人
之一。他告诉我，那是1977年的一
天，14岁的他与几个小伙伴上山砍
柴。路经这里，不经意间看见了大石
头上凹陷处有些划痕。他们就一笔一
画、一个字一个字地摸索，最终发现是

“人民好坐江山”六个字。当时觉得好
玩，有几个小伙伴便用镰刀去敲这几
个字。冉寅远见状，及时予以了制止，
他认为“这几个字大有来头”。

下山后，他立即将这个发现报给了
当时的元坝大队书记冉明兴。冉明兴
教过书，对城口的红色历史比较了解，
他跟着冉寅远来到火山坡查看标语。

“这不是一般的字，不能破坏!”因
为他知道，当年的红军曾组织当地石
匠成立了錾字队，将宣传标语刻在岩
石上。整个川陕苏区有红军石刻标语
4000多条，是全国乃至世界罕见的文
化景观。当时城口坪坝大梁一带类似

“打倒刘湘”“红军万岁”等标语不少，

有刻在崖壁上的，也有凿在石头上的，
还有写在房屋墙壁的。

他将此事汇报给了县里，这六个
字就被保护下来。后来，县里把它确
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立了保护碑。

当年刻下这条标语的战士姓甚名
谁，我们已不得而知。

他们为什么要刻这条标语，也无
文献可考。

这些问题让我们不能就此罢休。
那天，我们一行就坐在这块石壁

下、标语旁，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
会。我们大胆遐想，热烈讨论，合理推
测，形成了一些共识：

1、这是红军战士的“随手之作”。
在城口境内现存的红军标语中，

没有如此之小、如此简陋的红军标
语。从标语本身看，这不是红军组织
的专门队伍所刻，更像是普通红军战
士用刺刀划刻的，是为存史、存证的

“随手之作”。
2、这种“随手之作”的产生有两种

可能。
一种是在残酷的战斗之后，巨大

的牺牲，难言的苦痛，饥寒交迫，极大
地冲击着红军将士的心。于是，有人
便提出了我们如此的牺牲奋斗到底是

“为了谁”的问题，一位战士的回答是
“人民好坐江山”。因而，“人民好坐江
山”这句最质朴、最重庆的话语就被用
刺刀在山石上刻了下来。

另一种是红军就要离开城口，踏
上漫漫长征之路了，更大的艰险，更多
的困难，更惨烈的牺牲在等待着他
们。因此，他们刻下了共产党领导的
工农红军的初心，以表明心迹——我
们付出的一切艰难、困苦、奋斗、牺牲，
就是为了让“人民”“好坐江山”，让“人
民”坐稳江山。

这让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于是
站起身来，抚摸“人民”这二字。透过
这斑驳拙朴的刻痕，眼前仿佛见到了
飘飞的战旗，血洒的战场；耳边仿佛听
到当年军号的嘹亮，枪炮声的激烈，高
昂的拼杀呐喊；更能够用手、用心直接
触摸到当年红军战士对党、对人民的
炽热初心。

不知是谁说一句“石头风化了，但
是心头更明亮了”。这话，真好！

天色渐暗，我们不得不告别石刻，
借助手机电筒的照明，缓慢下山。殊
不知，下山花的时间比上山更长。因
为夜露初起，地面湿滑，更加难走。

回到公路，天已完全黑了。经过
近6个小时直上直下的跋涉，我们早
已脚粑手软。在重新踏上平地的一刹
那，那种对心灵和情感的巨大冲击，至
今难忘。

我庆幸自己在古稀之年，在重阳
节前一天，还能徒步登上海拔近千米
的火山坡石粑皮，亲眼见到这稀世珍
品。

我多么希望每一个到城口来工作
的领导干部，都能来这里上好“第一
课”——攀登一次火山坡，瞻仰一次

“人民好坐江山”的标语，感受一次红
军历史文化的魅力，经受一次震撼心
灵的洗礼。

亲见“人民好坐江山”

□熊丽然

知道“抗战洞”的存在已是很早之
前的事了。我一直听闻，在我生长的
这座铜锣峡下口处的郭家沱小镇上，
安静地沉睡着一部厚重的史志，不着
一字，却诉尽一段岁月的沧桑。

“抗战洞”是我们的习惯叫法，它
是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的第五十兵工
厂山洞车间，不是一个，而是一串，如
同以山为卷的碑文，一刀一刀凿刻在
地质的肌理中。

1938年，广东第二兵工厂在战火
中内迁至重庆郭家沱，为避空袭，于铜
锣峡的绝壁上凿出22个高约五六米、
深达十余丈的山洞，成为兵工厂落户
郭家沱之后的第一批厂房。

据载，那时厂区公路只开出路基，
下雨天泥浆深有数寸，工人们上班只
能光着脚板走路；晚上没有路灯，下班
后靠手提灯笼觅路。

工人们边迁边建、边建边造——
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不仅将巨型设
备从沿海迁到深山，还在荒地中建起
了厂房；不仅恢复了旧式的武器生产，
还探索着新型武装的试制——这就是
望江厂的前身。这座抗战时期的兵工

厂啊，多么像一个伴着血水从母腹中
挣扎而出的胎儿，在震耳欲聋的纷乱
战火声中发出他响亮的啼鸣。

22个“抗战洞”，如同山的关窍，息
息相通、洞洞相连，借助山体的厚重，
为金贵的机床和丧失了家园的生产者
们提供庇护。80多个春秋过去，硝烟
散尽，许多建筑在时光中立起来又倒
下去，这第一批用作厂房的山洞却因
其隐蔽和朴拙而留存至今，见证那段
岁月的艰辛和动荡。

它们镶嵌在铜锣峡左岸蜿蜒如长
蛇的临崖路上方，像山崖张开的巨口，
总在试图将一些久远的故事喊出来。
可野树和藤蔓不让它喊，那些柔软的
枝条带有一股缝合的力道，绵扎遒劲
地将洞口覆盖。山是多么矛盾：石壁
镌刻记忆，而植被负责遗忘。

人也是矛盾的。在山洞外，他们
竖起砖墙和铁门，帮着植物封锁里边
的记忆，让往来过客轻易找它不到。
而今，我久久伫立在洞口，摩挲和品咂
着这矛盾的滋味。

枯败的落叶铺满洞外的甬道，地
毯般柔软，在脚步下发出“淅淅沙沙”
的脆响声。洞口竖着两块低矮的方
碑，上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抗

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第五十兵工厂山
洞车间”——第五十兵工厂，是广东第
二兵工厂迁川后的名字。洞内出乎意
料的干净，没有动物侵扰的痕迹，也没
有肮脏的水迹，连木质的洞门都没有
被腐蚀，显然被很好地保护着。

我们往深处走，本想探究一番“洞
洞相连”的奇趣，却发现洞与洞之间的
连接口已被砖墙阻隔了。若非如此，
站在第一洞的端头，目光就可像子弹
一般将数百米的山体洞穿，想象白昼
流光在山的肚腹中穿行，深夜通明的
灯火映照着机床旁挥汗如雨的身影，
仿佛这不屈的山脊中燃烧的骨髓。一
阵难以言说的苍凉与火热在我胸口交
替涌动，近一个世纪之前的画面，在泪
水中活了过来。

如今，“抗战洞”和与之相关的一
切都规规矩矩、安安静静的，包括我们
这群造访者，在它的深邃和雄伟面前
也只剩下肃穆。

洞口生长的黄葛树像个矫健的攀
岩者，牵须扯蔓，一手拉住右边，一手
挂住左边，脚尖儿踮在洞内，身子探出
窗外——我没有理由怀疑，它是由曾
奔腾于此的最野性最顽强最刚烈的生
灵转世而来。

洞见沧桑

□蓝锡麟

我居住的小区内，D1幢与D2幢
之间有一块院坝，四四方方的，将近
1000平方米。小区里的人休闲活动，
大多选择去院坝。我就经常到院坝去
走步。

对的，是走步，不是散步。在我心
目中，散步通常指随意的、比较舒缓的
漫步，而我却是刻意的、比较快速的动
步。我一向快步走路走成习惯了，及
至成为退休老头，也变不了。或许说
得准确点，压根儿就从未想过要改变，
属于秉性难移。

院坝既成的构建形式，为我走步
提供了条件。整个院坝都由水泥预制
板铺成，表层安装了白色方块瓷砖，再
用蓝色方块瓷砖格成一个一个小的正
方形。利用两种正方形的边线或者对
角线走步，不需要一步一步细数计步，
就能明白走过多少步，其准确性毫不
亚于使用计步器。

我换着运用两种走步法。一种
为，认定院坝正中64个小正方形合构
成的大正方形沿着四边走，每一小边
线走5步，每一大边线就走了40步，走
完一圈即为160步。一次少则走10
圈，多则走15圈，用时十几二十分钟，
合起来就走了1600步至2400步。上
午走一次，下午走一次，活动量足够
了。另一种是走小正方形的对角线，
换算法略有区分，但用时和活动量仍
大体一致。

久而久之，后一种走法渐次成为常
用法。喜欢上的原因在于，从一个小方

形的a角走到b角，再转入另一小方形
的c角走到d角（b角c角重叠），如此这
般折来转去，比前一种走法稍多了一点
变化，甚而还多了一点刺激。刺激指的
是，对角线走得准不准，或多或少可以
检验自己是不是还头脑清醒。

有时候院坝人少，甚或只有我一
人，我还会聊发一点少年狂。狂的方
式是学仪仗队迈开方步，腿虽抬不了
那样高，伸不了那样直，臂却尽可以加
大摆幅。同时自我轻声发口令，一二
三四，仿佛真的成了仪仗兵。要不然，
就是一边踏着方步的节奏，一边迈开
几步哈一声。只要哈上十来声，就会
感觉肺腑的浊气都呼出了，一时之间
分外爽快。

一年年地走下来，我渐次看明白
了，无论走步还是散步，几乎全是退休
老人。男的占多数，女的相对少。而
且，走步的多，散步的少。走步的方式
有好几样，全凭各人心中爱。最大的
圈子，是超越院坝，走出D1幢和D2幢
的范围，到A幢、B幢周边转一大圈，
再转一大圈。相熟的人碰面了，一般
都是一次性点一点头，招一招手，然后
就各走各的，互不干扰。

比我走得快的人，多年来我只见
过一个。人我认得，尚未退休。他与
众不同，穿运动衫和运动裤，脖子上挂
一条白毛巾绕坝疾走。一圈又一圈，
直走得浑身流汗，仍然边擦汗，边疾
走。我问他为啥非如此不可，他说搞
惯了，回去冲一冲澡，全身通透，全天
舒服。四五年前他迁往别处了，不知
道退休没有。

女的虽然少，但却有特色。与我同
幢的一位女士，属于绕边走一类。特异
之处在于，她走的是交谊舞步。一二
三，踏着节奏分脚迈三步，然后两脚踮
拢一顿。双手一直端着，也随着脚步上
下小抖动。空间并未响起乐曲声，然而
看得出，一直有舞曲伴着她的动作。她
时至今日唯一的变化，是头发花白了。

比她更加年长的，当数A幢一位
老太婆。单从面相看，颇似电视热剧
《繁花》里爷叔的扮演者游本昌。多年
如一日，她都要在院坝里走步。独特
之处在于两点：一为始终采用了一个
姿势，双手交替左右前后摆，一手拍腹
部，一手拍背窝；二为始终定睛朝前
走，从来不看人，只有人让她的份，没
有她让人的份。近些日子寒气森，她
头戴绒帽，身穿羽绒长大衣，照常在院
坝走。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老大姐活
得真硕朗，每当走步撞了道，我私心总
是愿为她让道。

全小区最令我敬佩不已的人，是
挚友王川平的父亲，新四军老战士、现
年103岁的王猛老爷子。他的走步远
胜于我，80多岁时还经常从曾家岩走
到洪崖洞，90余岁时仍经常在院坝上
快走，六七年前方改为轮椅代步，不分
寒暑阴晴，都自驾轮椅在小区穿行。

两个月前他忽然摔下轮椅了，我
闻讯即给川平发去微信探问伤情，川
平告之：老爷子只是胸肋受了轻伤，到
医院检查施治之后，便已回家将息。

为老爷子庆幸之余，我私下叩问，
103岁高龄摔倒却未骨折，不可能与走
步无关吧！

走步


